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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儿童是未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为推动广大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促进新时代优秀儿歌创作传播的发展繁荣，5月14日，由中国作
协主办，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诗刊》社、《文艺报》社承办的推动新时代儿歌创作传播研讨会在京举行，十余位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研究专家、词
作家、阅读推广人以及一线教师参会研讨。本版摘登研讨会部分发言。

——编 者

推动新时代儿歌创作传播高质量发展

作为蒙学作为蒙学““教材教材””的儿歌的儿歌
□曹文轩

中国是儿歌大国。当年在中国广泛搜集、

最终编辑成一本《中国的儿歌》的美国人何德

兰曾这样说过：“在中国，没有哪部文学作品，

包括那些经典著作，能够像儿歌那样妇孺皆

知。不管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不管是皇帝

的孩子还是乞丐的孩子、城里的孩子还是乡下

的孩子，他们全都能理解并传唱这些儿歌，这

些儿歌在他们心中打下相同的印记。”

儿歌在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风景？大约是

因为早先国人看到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儿歌

却有呼风唤雨、翻天覆地的力量，它的力量甚

至被严重夸大了。《西游记·降魔篇》写各路降

魔者五花八门的招数，但都比不上唐三藏掌握

的三百首儿歌。唐三藏正是凭借这三百首富有

魔力的儿歌，一路降魔，并将孙悟空制服于足

下。中国儿歌史上出现的“荧惑说”，就是因为

儿歌功能的阐释者将儿歌隐形力量神秘化的

结果。他们将儿歌看成了历史颠覆、变迁的预

言、谶语。“帝非帝，王非王，千乘百骑走北邙。”

一首洛阳童谣，后来居然变成了事实，于是人

们感到了儿歌具有令人不安的“荧惑性”。其

实，那首儿歌呈现出来的情景或许是人们根据

种种腐败堕落之现象推演出来的必然情景，而

不是唯心主义的天意预言和谶语。

但儿歌的能量确实不可小觑。那些口口相

传的儿歌经典，“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

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许多人对童年吟唱儿

歌的记忆都充满了无限深情、诗意与透彻的见

解。林海音在《在儿歌中长大》中说，语言的学

习、常识的增进、性情的陶冶、道德伦理的灌

输，这一切都是从“儿歌中得到的”，“因此我们

敢说，中国儿歌就是一部中国的儿童语意学、

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儿童伦理学、儿童文

学。”1918年，北京大学号召全校教职员工和

学生搜集歌谣，也正是基于对包括童谣（儿歌）

在内的歌谣能量的高度估价。许多作家学者都

参与了这个今天看来有点“小题大做”的计划，

鲁迅也是形成这一计划的重要建议者。对于这

次声势浩大的搜集歌谣之运动，我们至今实际

上未能给出恰切的起因分析和意义判定。北大

知识分子何以对作为“民间文学”的歌谣如此

在意与推崇？那是因为这些包括童谣（儿歌）在

内的歌谣对人生的影响是深刻的，是与血液和

灵魂相关的生命元素。同时，他们理性地看到

了这些歌谣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发挥出的重

大作用。我想，促使他们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活

动，可能与他们童年吟唱童谣（儿歌）、以及这

些童谣（儿歌）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成长有

关——这或许是直接原因。

在图书还没有出现，或还没有成为普及性

阅读媒介之前，口口相传的童谣是十分重要的

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科学的无形的教科书。

它不是通过看，而是通过念、吟唱乃至喊叫而

流传四方、深入人心，而永世不忘。

所谓“童蒙”，是说儿童呱呱问世，其心灵

的原始状态正如英国哲学家洛克描述的那样，

犹如一块白板，是无知无识的，需要“启蒙”，于

是逐步有了“蒙学”“蒙养教育”。早在中国古代

就已经认识到了蒙学、蒙养的意义：只有在生

命“幼稚阶段”时就打下良好的精神基础，才有

可能在后来成为健康有力的生命，行进在合理

而美好的人生道路上。那么，什么才是蒙学的

“教材”呢？毫无疑问，儿歌是其中一项很好的

选择。儿歌与儿童具有与生俱来的语言节奏感

和乐感，最初，儿童也许并不理解那首儿歌的

含义，但却能很快记住，然后再慢慢理解其中

的含义。逐步完善的“蒙学”，将儿歌从政治附

庸的位置逐步移至道德素养教育，而到了后

来，它的主题领域和形式也日益扩大和变化，

“生活歌”“知识歌”“节令歌”“劳动歌”“数数

歌”“催眠歌”“谜语歌”“颠倒歌”，不一而足。但

其意义却因为这一切皆为“小儿之歌”而非常

容易被忽略。

儿歌是与儿童的游戏精神最为契合的一

种文体。“游戏精神”是哲学、心理学、精神现象

学的发现：从“人类幼崽”的最初行为中，他们

发现人天生具有游戏的欲望。今天，相关理论

体系已经建立并趋于完善，“游戏精神”已经成

为一个现代“蒙学”的基本话题。而此时我们发

现，儿歌是所有蒙学“教材”中最能与这一精神

和谐共振的。现代儿歌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

化，首先，它开始讲究“文学性”，作为儿童文学

的一种，其主题领域更加广泛，也更加深邃。哲

学开始进入儿歌，许多作家将审美功能也视为

儿歌的功能。比如，“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

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船里坐，只看见闪

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叶圣陶《小小的船》）这样

的儿歌，显然是作家带着审美意识而写就的。

儿歌开始带入诗性，与儿童诗的界限变得

模糊，这些变化使得“蒙学”更具质量，也使得

现在的儿歌更像诗。如，“小板凳，真听话，跟我

一起等妈妈，妈妈下班回来了，我请妈妈快坐

下。”“萤火虫！萤火虫！你是一个小灯笼，晚上

照我去游戏，太阳一出影无踪。”这样的儿歌是

诗人的创作，这些变化也提升了儿歌的境界与

质量。

在图书丰富、网络发达的新时代，儿歌在

儿童的吟唱和阅读空间中已不太可能再像从

前占有那么大的比重了，但我们依然可以将它

看成十分重要的蒙学、蒙养文体。儿童文学作

家、评论家和出版人需要对儿歌在新时代的意

义作出理性阐释，以告知相关推广部门重视儿

歌的创作与传播。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

缺少足够的高质量的儿歌。从前的“群相习，代

相传”的儿歌，是“不知作者所自”的民间创作，

在传播中不断被修正完善，一首意思相近的儿

歌可能有很多的地方版本和时间版本。而现在

的儿歌是由有名有姓的作家们创作出来的，

“民间创作”几乎销声匿迹了。当我们的创作不

能满足儿童对儿歌的需求时，当我们不能足够

重视儿歌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意义时，儿歌的

“民间创作”就会自然开始。同时，除了作家们

需要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和创作能力外，还需

要全社会对儿歌的意义有高度的认知。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

学文学讲习所所长）

在中国儿童文学中，儿歌的文脉比

其他体裁更为悠久和绵长。严格的儿童

文学只有百余年的历史，而童谣则古已

有之。个人署名创作的儿歌，则是始于五

四运动的酝酿和爆发。在那个历史时期，

以北京大学为重镇，蔡元培、刘半农、周

作人、沈尹默、钱玄同、钟敬文、朱自清等

学者、作家，先后投身到对民间歌谣童谣

的搜集整理工作中。早在1913年，鲁迅

便在当时教育部的《编纂处月刊》上发文

呼吁“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

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还把他搜集到

的地方儿歌抄录下来寄给周作人参考。

与此对应的是，五四之后创作的儿歌，都

有继承民间童谣、致敬民间童谣的鲜明

印迹。创作者虽为数不多，但都在不断尝

试和摸索。儿歌在表现内容、表达方式上

出现重大变化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改

革开放后，儿歌创作出现惊人蝶变，老的

儿歌作家新作迭出，新的儿歌作家成批

涌现，儿歌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可圈可

点，并影响至今。新时代的儿歌既有对之

前优秀传统的延续，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和新的问题。

一是作品数量多，引人关注少。微

信、微博、各种自媒体、公众号等都为儿

歌提供了发布、展示的平台，比以前纸媒

报刊的发表门槛低了很多。这样虽然会吸引更多

的人投身儿歌创作，但好儿歌作品，也往往会被淹

没其中，阅读的疲惫感和失望感也与日俱增。

二是特质衰减，泛化弥漫。儿歌之所以成为一

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美学范式、

艺术特质。比如韵脚和韵律，儿歌不但必须押韵，

而且还要押得严整，最好声调都要匹配，如此才能

让节奏明快、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成为现实。同时，

儿歌重在追求情景、情趣，情景栩栩如生，让儿童

有代入感，这就是对传统童谣的民间性、口语感、

生活气的承续。

三是大而不当，小而自甘。儿歌与民间童谣的

血脉关联从古延续至今，使它天然具有传承和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儿歌的天真率性、化

繁就简，使它在抒写重大题材时，往往能以少胜

多、四两拨千斤。很多儿歌写作者意识到儿歌不

小，可以写大题材，但却太心急，直接把主题当荧

光棒摇来晃去。一切关乎文化、关乎价值取向的事

都无法速成，都不能奢望立竿见影，都来不得急功

近利，需要坚守初心，涓涓细流地做，久久为功地

做，像万里长征那样一步一步地走，像塞

罕坝人绿化荒漠那样一代接一代地挥洒

心血和汗水。与大而不当相对，有的写作

者习惯了小花小草、小猫小狗的舒适区，

表达方式上也习惯了从小到小的路径依

赖，在翻炒他人已有作品和重复自己中自

得其乐。儿歌、儿童文学永远都会写小花

小草、小猫小狗，因为儿童和童年期的人

类都是“万物有灵”主义者，相信花草树

木、鸟兽虫鱼和人一样，没有那么强的

分别心，而这恰恰是让儿童从喜欢的小

入口走向大世界的无限契机。

四是理论建设远远不够，儿歌评论

严重缺席。儿歌在整个文学版图中是小

众里的小众，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理论项目很少与

儿歌相关，我更没怎么看到过近年来有专门的儿

歌理论著述。儿童文学其他体裁的作品大都有评

论的即时跟进，但对儿歌作品富有针对性的、直指

具体篇目的分析、研究和批评文章却屈指可数。

新时代的儿歌创作如何配得上这个时代，如

何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中

有好作为、大作为，不仅是作家需要身体力行回答

的课题，也为广大民众所关心和期待，尤其是教师

和家长。儿童特别是幼儿接受文学的途径不是读，

而是听，听觉效果越好接受度越高。儿歌无疑是幼

儿接受度最高的文学，一篇故事类作品幼儿再喜

欢，听过之后只能简述个大概，而一首幼儿喜欢的

儿歌，他们可以把它完整地背诵下来，这对幼儿陶

冶性情、亲近母语、放飞想象、提升表达能力会起

无法量化的重要作用。鲁迅把儿童比为“人之萌

芽”，儿歌是“人之萌芽”的文学，是“人之源头”的

文学，它必须更蓬勃、更喷涌才配得上它的读者。

因此，小儿歌做的是大事业。

（作者系儿童诗人、吉林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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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以低幼儿童为主要接受对象，是儿

童文学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体裁之一，也是

每个儿童最早接触的文学形式。

学前儿童和低年级学段的儿童正处于

思维发展的基础阶段和语言能力发展的关

键时期，对外部事物充满好奇心、求知欲和

表达欲。儿歌内容简短、形式简洁、主题广

泛、音韵和谐、节奏欢快、情感真挚……非常

契合学前儿童和低年级学段儿童的认知需

求、语言发展特点和表达需要，这也使得经

典儿歌很容易受到广大低幼儿童的欢迎，也

容易在低幼儿童群体中口口相传、代代相

诵。在家庭、学校帮助低幼儿童发展语言、

开蒙养正、奠定基本价值观、培育良好行为

习惯和健全人格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用。

新时代儿歌的创作现状和存在的突出

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供给侧与需求侧

双轮失衡。学龄前阶段和低年级学段是幼

儿逐渐形成习惯和意识的重要阶段，对幼儿

的成长和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出版供

给层面，一方面，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形式不

够丰富，儿歌适合幼儿听、赏、念、唱。基于

创作水平和条件限制，新时代儿歌的风格和

题材相对单一；另一方面，教育性过重，与时

代脱节，一些儿歌缺乏时代感，停留在向孩

子传递一些基本知识、道德感和良好习惯的

层面上，忽略了儿歌的趣味性和艺术性本

身，在反映当代孩子们的生活世界方面亟待

提高。广为传唱、能够发挥应有功效的优秀

儿歌屈指可数，多是老一辈传诵下来的传统

经典儿歌。在需求层面，家长对儿歌教育普

遍重视不足，幼儿园教师会根据幼儿的年龄

特征、兴趣及教学目标指导幼儿学习儿歌，

内容相对传统，形式较为陈旧，缺乏新观点、

新角度。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在儿歌导读、

教育、教学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二是

创作队伍建设呈现青黄不接的趋势。经典儿

歌是音韵节律、儿童生活阅历、心理发展、审

美取向及语言习惯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创

作者对儿童语言、生活知识及伦理道德和个

性培养等方面的把握能力。很多脍炙人口的

经典儿歌，除了源于民间流传之外，大多是

老一辈作家、诗人用童心、爱心、诗心与才华

浇灌出一株株“儿歌之花”。如《中国儿歌大

全》《中国传统童谣书系》（全10册）作为家

庭亲子共唱儿歌的好素材，具有很强的史料

和学术价值；“男婴笔会”作家在《幼儿画报》

上创作的系列优秀儿歌作品，既接近儿童日

常生活，又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但年轻作

家中在儿歌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尚不多

见，对于两亿多少年儿童来讲，此时的儿歌

作品，可谓燎原之势已化为点点星火。

新时代儿歌的传播特点与难点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传播渠道立体化的

形势下，儿歌难以唱得响、传得开。儿歌传

播和推广方式与过去相比变化明显，除了传

统的纸媒、广播、电视，还包括游乐设施、网

络平台、移动端等，且后者的传播作用更

强。新时代儿童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电子产

品广泛应用，获取知识信息渠道繁多，在这

样的背景下，孩子们实用性、趣味性的选择

众多，广大儿童反复传唱“同一首儿歌”的场

景较难再现。即便是十分优秀的儿歌，在广

泛传播和推广的赛道上也较难突出重围。

二是在自媒体传播商业化的趋势下，对儿歌

的认识逐步弱化。网络流行音乐大行其道，

很多孩子用稚嫩的童声欢唱成人歌曲，再难

看到广为传唱的经典儿歌，导致当下中国儿

歌创作出现断层与失语之痛。由此，应该遵

循新时代儿童的心理变化和审美取向推动

儿歌发展。幼儿时期是语言高度发展、开始

养成认知的时期，这阶段的孩子们喜欢与成

人交往，喜欢听故事、诗歌，想象、叙事及再

创造能力获得迅速发展，这关系到孩子们的

价值养成，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未来人。随

着时代环境的变化，新时代幼儿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审美，“用爷爷的思维写给孙子的歌”

很难获得他们的认可。创作推出一批深受

新时代少年儿童喜爱和传唱的精品儿歌，传

承中华优秀文化，丰富广大少年儿童的精神

生活，广大少儿出版人责无旁贷。

繁荣新时代儿歌创作，要推动儿歌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新时代少年儿童

培根铸魂、启智增慧，这是儿歌创作的新时

代使命。作为出版单位，我们应当与作家、

教育机构、媒体平台等通力合作，用中华民

族特有的文化瑰宝呵护孩子们，让他们在寓

教于乐中传承中国经典文化，滋养其形成高

尚的人格与情操。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创

新儿歌表达与传播路径，践行寓教于乐的出

版理念。少儿出版应着眼于新时代幼儿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探索新元素，在表达与

传播上不断创新，统筹兼顾儿歌的思想性、

艺术性、可听性和传唱度。要运用现代科技

手段，在强化互动中，满足广大幼儿的好奇

心、求知欲，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少儿出

版人要在儿歌创作推广上建立完善长效机

制，既要从源头上抓好作品质量，更要从出

口上强化传播推广力度和效果，要切实增强

责任感，让儿歌在对少年儿童价值观启蒙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总

编辑）

用童心用童心、、爱心爱心、、诗心浇灌诗心浇灌
““儿歌之花儿歌之花””

□张晓楠

让儿歌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命
□刘晓晔

儿歌处于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交叉的边缘地带，

反映的是世俗文化和儿童的市井生活与情趣。因此，

在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必须

加强反映地方民俗和中国精神的儿歌整理与传播，使

儿歌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命。首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等智慧手段，加强儿歌资源的保护与传播，搭建儿歌

资源库，服务于家庭、学校教育需求；其次，使儿歌研

究、保护、传播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充分重视“提高

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推广力度”“推进幼儿学会国家通用语言”等相关政

策，通过在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儿歌来推进国家通用

语言建设；再次，充分重视幼儿儿歌学习价值，跨学科

地开展儿歌对儿童语音、读写能力等语言发展贡献的

研究，提升教师、家长群体对儿歌价值的重视程度；此

外，搭乘图画书出版、数字阅读的高速列车，实现口头

文学的书面传承与现代数字化转化。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

儿歌要读出来才有生命
□孙 怡（小雨姐姐）

在新媒体时代，儿歌的传播已经融入了数字化、

互动性和多样性等多元特征，传播渠道不仅有电视、

广播、报纸，书籍，还有各种各样的网络、短视频平

台。在校园的课间活动中，孩子们在愉悦的氛围里接

触到更多的儿歌，培养了语言表达能力和审美能力。

在家庭中，亲子共读儿歌不仅可以增进亲子关系，也

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这些优秀的作品。另外，

儿歌在各种全国少儿语言类大赛、考级中广泛传播，

绝大多数作品是孩子和家长们一起选的，有时甚至会

出现几十个孩子选用同一个作品的现象，既说明孩子

们对这些作品的喜爱，也说明儿歌精品的匮乏。因

此，儿歌不能只停留在报刊、书籍文字中，而是需要被

读出来，真正赋予它生命。我们需要加强对儿歌传播

渠道的整合，打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壁垒，形

成合力推广儿歌。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儿歌传播效果

的研究和评估，以便更好地优化传播策略。我们希

望，儿歌不仅是简单的韵律和诗句，更能够传递正能

量，成为孩子们健康成长的陪伴和引导，成为孩子们

认识世界、了解生活的重要窗口，让他们在快乐的儿

歌中茁壮成长。

（作者系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高级编辑）

把好入口 打通出口
□杨启舫

目前，我国少儿歌曲的创作现状并不乐观。一方

面，少儿歌曲创作的断代现象比较严重，可供孩子选

择演唱的优秀新创少儿歌曲数量稍显不足。另一方

面，由于纸媒、电视、唱片、线下演出等行业受到冲击，

大量的原创儿童歌曲得不到有效的传播。所以，在新

的传播环境和传媒形式下，我们的儿童创作亟待提

振，在“入口”和“出口”上多下功夫。把好“入口”，即是

把好儿童歌曲的歌词创作关；打通“出口”，即是要求

新时代儿童歌曲创作符合新媒体传播的特点。对于重

大主题的少儿歌曲创作则要避免简单化、概念化、口

号化，要寓教于乐，要有情趣和浪漫的想象力，更要相

信孩子们的审美能力和想象力。孩子们需要新儿歌，

这就要求我们多方面寻找突破口，努力打通从儿童歌

曲创作到传播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国2亿多孩子送

来更多健康、向上、温暖、好听的优秀少儿歌曲。

（作者系中国音协理事、词作家）

从中学语文教育
看新时代儿歌传播的特点

□胡 阳

从学校场景的角度来说，适合今天儿童生活的儿

歌很少，在各种教育活动中，朗朗上口的作品大多是

我们小时候广为流传的作品。新时代儿童更加张扬个

性，追求自我情感的表达，认知视野很广阔，也很容易

共情，对音乐审美的要求比较高。要有好听的旋律，还

得有动感的节奏、有趣的文字组合，能表达独特想法

的内容，这才是他们喜欢的。在校园生活中，搞笑的、

充满幽默感和词语创新的童谣儿歌，节奏感强，能抒

发感情，有比较鲜明的语气特点，能够应用到各种场

景中去，传播很快。《诗经》《论语》《姓氏歌》《三字经》

等经典文本，能够教孩子一些文化或生活常识，应用

场景比较具象，依然可以得到他们的喜爱。通过学校

语文教育的特定场景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大家对于新

时代儿歌的强烈需求与热烈呼唤。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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